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如东县中71届高
中 1班同学毕业已 50周年了。50年在历史长河中弹指
一瞬间，于我们而言，却是弥足珍贵的大半生。老师和
老同学已经好久不见了，趁现在阳光正好，时间尚早，师
生欢聚一堂，畅叙友情，沟通感情，增进真情，看一看彼
此的近况，聊一聊多年的衷肠，一起回忆那段时光，重温
那青春的模样，这是大家美好的心愿和共识，毕竟回忆
是最珍贵的宝物。

基于这一想法，早在几个月前，在同学的倡议下，我
主动筹备，康晓涛、顾建国等同学闻声响应，确定聚会的
主题是“向天再借 50年”，宗旨是“简约、安全、圆满”，并
统一制作文化衫，康平艺术馆还提供了一批印有康平字
画的广告扇，特别是构思设计了别开生面的签字广告
墙。每个细节，筹备组团队献计献策，用心用情用力推
动筹备活动有序进行。50年前我们班有64位同学，除去
因病逝世和身体有病不能参加的同学外，在同学群里发
了通知，第二天就有50位同学报名参加。

9月 17日上午，如东黄海大酒店畅春园大厅成为发
布如东县中 71届高中一班同学情、师生情的“金色大
厅”。一朝同窗，一生情谊。毕业五十年再相聚，不仅
是消解离愁别绪的一次集体“解渴”，而且是链接同学
之情、师生之谊的一次集中“聚变”。当天，远在北京、
广州、南京、江阴、南通等外地同学纷纷赶来，我们的班
主任八十三岁高龄的顾海珊老师，在子女的陪伴下赶
来参加，同样八十高龄的浦宗浩老师夫妇也高兴地来
到聚会现场，尽管同学们已从当年的毛头小子、黄毛丫
头，渐次成为步入古稀之年的花甲老人，岁月苍老了容

颜，时光斑驳了记忆，但大家依然还像小伙子、小姑娘
一样，有说有笑、热情交谈，共叙同学情、师生情。美婆
们的眉眼间依然可见当年靓丽的丰彩，男士们朴实中
显庄重，笑语中透热闹。老师和同学们统一穿上鲜红
的文化衫，拍摄了体现师生情“合家欢”的照片。刘觉
奇老同学因肺气肿无法参加，但他要求，利用摄影合成
技术，在全班大家庭合影上留有一席之地。随后，在龚
华燕同学的主持下，老师和同学们依次走上了红地毯，
到签名墙上签名。走上红地毯时，有的是同桌学子，有
的是同宿舍的室友，还有的是小学、初中时的学友，大
家相知相遇，相拥相聚，今天把自己当一回明星，高兴
地在签名墙上留下各自的姓名。虽然我们已转入老年
的行列，但心态仍年轻，走在红地毯上，依然精神抖擞，
依然意气风发，依然笑靥如花，我们为自己骄傲，为我
们这一代人自豪！在向老师献花和赠送礼品后，黄冬
生同学摇起上课铃声，在原班长顾瑞华喊全体起立后，
同学们齐喊“老师好”，老师回应“同学们好，请坐下”，
这一幕重现五十年前学子们上课时情景，激起大家对
三年高中学习生活的深情回忆。高中学习生活留给我
们一生的情感记忆和无尽念想，永难忘怀。接着三名
同学代表和顾海珊、浦宗浩两位老师先后发言，并宣读
了我们班在南京的才女管海琴同学，因病不能参加，而
特地发来的书面致辞。师生们的肺腑之言对往事历历
在目，情愫萦萦、师生一场、三生有幸、饱含深情、是福
是缘。随后，丁丽娟等同学表演了文艺节目。席间，师
生之间，互相祝福、互致敬酒，此情此景，我们无比激
动，无比开心，欢乐之情溢于言表。一生一世的同学
情、师生谊浓缩在酒杯里，铭记在心坎上。而《一颗小
白杨》、《同一首歌》、《涛声依旧》等耳熟能详的歌声，此
起彼伏，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高中校园里，整个餐厅到
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相聚是短暂的，师生情却是永恒的。毕业五十年来，
一种割舍不掉的心结一直萦绕在我们心田，那就是师生
情、同学情。永远的师生情像昨天一样清晰。记得，那时
的顾海珊老师风华正茂、活力四射，讲课时，因材施教、启
发兴趣、培养学子；浦宗浩老师，儒雅高深，用心尽力，诲
人不倦，使我们领略了老师们春风化雨的赤子情怀，体悟
了播撒知识种子的育人风采，感受了言传身教、爱生如子
的父母之心。浓浓的同学情像明天一样延续。记得，那
时的我们笑容朝气又蓬勃，梦想阳光又灿烂。一道苦读
于课堂，徜徉于校园，留连于书海，在美好的校园里结伴
苦读，成长成熟，结下浓厚的同学情谊。尤其令人感动的
是，这次远在北京的潘金美同学，在摔断脚踝骨做了手术
后，克服种种困难，更换了两次车票，花高价乘高铁赶来
聚会，这是同学情碰撞、师生谊升华的生动体现。站在高
中毕业50年相聚重逢的新起点上，我们放飞心情齐约定，
毕业55年、60年时再相聚。我们坚信，时光流水，同学情
永远“青春依旧，涛声依旧”，我们确信，岁月不居，师生谊

“相随永远、永不谢幕”。

4 如东记忆
▼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44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值班编委 佘庆华 责任编辑 汪益民 版式设计 朱钰

投稿邮箱：1427658808@qq.com

回忆

钩沉

难忘五十年

相聚师生情
□ 刘刚

诗韵墨香称誉江淮
箫声剑影名动公卿

——蠙山名士林李逸事（之二）
□ 吴剑坤

（接上期）
四 唐箫一枝趣闻多

吹箫图源自网络

林李偶得铁箫，喜不自胜，爱不释手，
遂自取号为“铁箫”。其品箫之艺与诗词、
书法齐名，以至于有后人知林铁箫，却罕
知有林九标、林芳园，以至林李。虽然林
李的铁箫今已不知所踪，但是在尘封的故
纸堆中还可以找到不少与得箫、鉴箫、品
箫、藏箫有关的逸闻趣事。

似此良箫何处得

林李之铁箫何时得于何处？众说不一。
其一。说得自眢井中，即干枯的井

中。比较典型的是李斗《扬州画舫录》所
说的“少时得铁箫于眢井中”。

沈大成（1700-1771），字学子，号沃
田，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乾隆间诸
生。以诗古文词名闻江南，长年游幕异
乡，晚客扬州卢见曾所。著有《学福斋诗
集》三十七卷等。在《学福斋诗集》中辑有
《铁箫歌为如皋林九标作》一诗：

铜山崩，湘竹裂，那及林生一段铁。
渐离筑、子晋笙，林生之箫作凤凰鸣。
洞庭老龙冻不死，化作短箫坚若此，
千年沉没鳞甲亡，一昔飞腾雷电起。
林生得之眢井中，青泥阏塞尘孔封，
磨洗烦撋发光泽，绣花逼视生晶熊。
悬于床头百怪遁，吹来月底群仙逢。
林生四十犹布衣，诗笔老横垂烟霏。
浓眉广颡气吞虎，五陵豪侠相攀追。
信陵平原今不见，白头矻矻守笔砚。
不如去逐山泽游，浮云富贵何足羡？
我闻在昔杨铁笛，后四百载林铁箫。
一箫一笛两奇士，秋风秋雨客萧条。
沈大成在诗中也说此箫为“林生得之

眢井中”。
罗聘“妻方婉仪，字白莲，受诗于沈大

成”，罗聘有《七夕沈学子招集学福轩》一
诗见载于罗聘的《香叶草堂诗存》，沈大成
有可能通过罗聘而得识林李，知其得箫的
由来。

其二。说是买来的。袁枚《小仓山房
诗集·补遗二》辑有《赠林铁箫》一诗：

西京王子渊，自谥为洞箫。
于今二千年，清风久寂寥。
林君高才与之敌，含商嚼徵诗清绝。
偶醉高阳酒肆中，买得蕤宾一枝铁。
铁质精坚色晃朗，非天与气吹不响。
先生吹铁当吹绵，按孔摩挲时在掌。
既不能吹向明光宫，九天乐奏歌三雍；
又不屑吹向吴市门，学楚子胥乞壶飧。
乃嘱吴道子，图形松竹里，柳毵毵兮

石齿齿。
科头披青衫，曳足拖芒履。
觅句若有思，安坐不肯起。
噫吁嘻，我知之矣！
君本孤山处士家，一生心事属烟霞。
或骑黄仙鹤，或招绿萼华。
我愿为君捧箫同到西湖去，一声两声

吹落古梅无数花。
从袁枚在该诗中的“偶醉高阳酒肆中，

买得蕤宾一枝铁。”可以知道，箫是买的。
清乾隆年间任上元县（后与江宁县合

并）知县的张五典，字叙百，号荷塘，陕西
泾阳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工诗，
兼善山水，著有《荷塘诗集》。张五典与袁
枚有诗文交，多次唱和，与林李亦为诗文
交。在《荷塘诗集》中载有《铁箫歌为如皋
林李作》一诗：

道人手捻有孔铁 廿四桥边吹夜月
为问得来何处所 阿谁指授调孤绝
自称少时爱音律 豪竹哀丝意不屑
仙真缥缈弹云璈 响入层箫剧清彻
彩霞摇影凤凰飞 万仞秦台高嶻嵲
刘郎幻妙度新曲 宫嬪读赋纷成列
扁舟载酒泛黄州 幽壑潜蛟倏出没
望古脉脉自感通 心神追摹岂有诀

游踪偶尔到渔阳 绕塞冰河沙岸裂
老翁拾箫鬻村市 倾囊相易一言决
试之不须腊贯底澄浊短长适中节
行笥藏弄随书剑 兴至临风奏一阙
九龙山人王孟端 竹石妙用墨汁泼
箫声旅夜隔墙闻酬以箫材叩邻闼
此夕欢逢既邂逅 投报未知消底物
挹袂便与登朱楼银盘鱼美金樽凸

张五典与林李多有交往，在《铁箫歌
为如皋林李作》中自问自答咏道：“为问何
来得处所？”“游踪偶尔到渔阳，绕塞冰河
沙岸裂，老翁拾箫鬻於市，倾囊相易一言
决。”张五典也与袁枚一样，说林李之箫
是买来的。

清嘉庆《如皋县志》同样说林李“尝得
铁箫於市”。

其三。说是浚河时发现的。乾隆年
间，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说“如皋林
九标尝以铁箫示培，乾隆初浚河得之者。”
对于此说，留待后文详述。

其四。说是自制的。清如皋知县曹
龙树的《星湖诗集 卷七》中有题为《题徐
湘浦留箫图二首》之诗。在该诗的引言中
说：“如皋林某善吹箫，自制铁箫甚工。”

这前三种说法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
说可能他人于水下发现此箫后，为林李所
得。但“自制”说不能成立。

至于林李何时得此铁箫，说法比较一
致。熊琏《澹仙诗话》说林李“少时得一枝
古箫”，李斗《扬州画舫录》说林李“少时得
铁箫于眢井中”，方成培在《香研居词麈》中
说此箫为“乾隆初浚河得之者。”林李于嘉
庆初去世，乾隆初当为少年。故林李在乾
隆初的少年时代得此铁箫，应不存疑义。

从张五典在《铁箫歌为如皋林李作》
一诗中自问自答所咏“阿谁指授调孤
绝 ？自称少时爱音律 ，豪竹哀丝意不
屑。”可知，林李从小就爱好音乐，吹拉弹
唱无师自通。得箫后自然十分高兴。只
见该箫“龙纹剥落海风皴”（赵笺霞《听林
铁箫丈吹箫》），沈大成说它“青泥閼塞尘
孔封，磨洗烦撋发光泽，绣花逼视生晶熊，
悬于床头百怪遁。”仲松岚见它“锦囊一
掣龙纹绕”。也就是说，此箫经过林李擦
洗摩拭后发出异样光泽，并且箫身上所镌
龙纹隐约可见。难怪袁枚在《赠林铁箫》
一诗中赞其“铁质晴坚色晃朗”。

林李试吹此箫，其“声清越”，仲松岚
“调之无不成宫羽”，宫羽，五音中的宫音
羽音，亦指声调。因“试之不须腊贯底，澄
浊短长适中节 ”，得此良箫，林李喜不自
胜，“行笥藏弄随书剑 ，兴至临风奏一
阙”。“遂佩以自随,兼可辟邪。”而且在号

“芳园”的基础上，又以“铁箫”为号。长此
以往，后人只知林铁箫，罕晓林芳园。

沈大成见此箫后，爱不释手，特为之撰
铭。在其《学福斋诗集》卷十二中载有《铁
箫铭——为如皋林九标作：良冶铸金成洞
箫，其声准竹清以高，凤皇和鸣赓咸磬》。

仲松岚见到此箫后在《林芳园铁箫
歌》中咏叹道：“铁箫之制古无考，锦囊一
掣龙纹绕，对此茫茫不敢名，毋乃秦汉年
间宝？”这枝铁箫究竟是否为秦汉年间古
物，当有行家慧眼为之鉴定，详见下文。

鉴得遗珍是唐箫

还真有这样一位学者对此箫进行专
门研究考证、鉴定，他就是方成培。方成
培（1713-1808），号岫云，安徽歙县人。方
氏精通诗词，酷爱戏曲。一生著作甚丰，
以《雷峰塔传奇》最为著名，后人改名为
《白蛇传》。方氏尤精于音韵律吕之学，古
琴瑟笙箫，一见而能辨其音，其《香研居词
麈》一书，凡五卷七十七条，议论词曲音
乐，包括曲源、宫调、用字、节拍、乐器、前
人论曲、曲体风格等多方面内容。在该书
第五卷中的“论箫”一条写道：“今之箫非
箫，唐尺八也。贞观时祖孝孙增损乐律
吕，才制尺八，王硅、魏徵盛称之。实源于
古之编洞箫，故后人亦谥尺八为箫也。如
皋林九标尝以铁箫示培，乾隆初浚河得之
者，其第一孔去吹口五寸半，第二、第三孔
皆相去一寸，第四、五孔中间相去九分许，
后一孔比前第一孔高九分，后两孔（以贯
纶者）去前第五孔一寸半，两孔下寸半，又
多一孔，与今箫异（以上分寸皆今尺）。声
清越，实胜于竹。余试闭两孔下一孔吹
之，则音郁而不扬，知此孔煞有关律吕。
今竹箫都无此一孔，不知何也？用周尺度
之，恰长一尺八寸，围径四分。宋人乐器
罕用周尺，此真唐物矣，故详记之。黄君

开运云：‘林箫五孔近上，而下修于今制，
不加此一孔则其声不扬。’此说得之。”祖
孝孙，隋唐间乐律学家；贯纶，穿绳索。

《香研居词麈》书影

这一段文字有这样几层意思。
其一。“尺八”，古代中国传统乐器，唐

宋时期传入日本。竹制，属边棱振动气鸣
吹管乐器，以管长一尺八寸而得名，是箫
的鼻祖。这里的一尺八寸是按照“周尺”
来量度，“周尺”是周朝之制,秦逐渐兼并
各国而陆续推广该尺。秦以后尺长也就
缓慢增加。

其二。唐朝人对乐器通用周尺，宋人
对乐器罕用周尺。方成培仔细研究林李
的铁箫，并且用周尺认真量度其长度、孔
距、箫管周径，发现“恰长一尺八寸，围径
四分”，与今制不同。他不仅量度，而且亲
自试吹，感觉其“声清越，实胜于竹”，再通
过启闭多孔，研究发声，因此鉴定此箫“真
唐物矣”，故在书中予以详细记述。

其三。方成培认同黄开运对林李铁
箫的判断，可谓英雄所见

略同。黄开运，名渌为，字澹斋，又字
蓉坡，清长沙人。嘉庆中诸生，著有《希古
堂杂著》一卷，《希古堂文稿》二卷，《浑天
仪象考》一卷，《算学正宗》一卷，《律吕洞
源》一卷。《律吕洞源》是其研究中国古代
音乐的专著。

其四。方成培是我们迄今我们所知的
唯一直接观察、把摩研究此铁箫者，为断代，
也必然要面对面地向林李详细了解箫之来
历，得知此箫乃“乾隆初浚河得之者”。应该
说，这是第一手资料，“浚河说”比之箫之来
历“眢井说”“自制说”等更为靠谱。

赵笺霞和沈大成分别有描述这一唐
箫的诗句：“龙纹剥落海风皴”“绣花逼视
生晶熊”，从中可以知此箫的表面有龙纹
之类的装饰，究竟是镌刻上去的，还是错
金，不得而知。如今，在故宫博物院收藏
有一支明代的错金篆书石鼓文铁箫，从上
到下篆书体 10首四言诗，字体虽小，嵌工
精细。不难想象，林李所持铁箫应该不是
等闲之物。

独操裂石穿云技

箫曲，清冷，平和，从容，深沉、脱俗；箫
声，宛转舒缓，孤傲轻柔，幽雅闲适，如泣如
诉，如怨如慕，似远在深山、若入幽谷的空
明，历来被视为雅乐，为文人雅士所好。

林李品箫的功夫不同凡响，为时人所
赞许。广闻博见的袁枚听林李吹箫后，有

“非天与气吹不响。先生吹铁当吹绵，按孔
摩挲时在掌。”的诗句，道出林李吹箫之出神
入化；甚至表示“我愿为君捧箫同到西湖去，
一声两声吹落古梅无数花。”流露出倾慕之
情。仲松岚有“主人为我吹数声，铿锵宛转
清风生，初似春潮江水活，欻如夜雨蛟龙鸣，
枞金不虑宫音老，圆滑轻盈柔更好，天外星
河低白云，帘前风露嗁秋草。”张五典有“仙
真缥缈弹云璈，响入层箫剧清彻。 彩霞摇
影凤凰飞 ，万仞秦台高嶻嵲 。”都对林李
的品箫之艺赞不绝口。张五典还有述及晚
年林李的《赠林铁箫》一诗：

貌似枯槎须点霜，青衫襟袖太郎当。
独操裂石穿云技，肯踏纤歌艳舞场。
笔札风神出羲献，吟篇体格有齐梁。
与君便好参名理，绕指寻看百炼钢。
诗中在述及林李貌不惊人、不拘小节

的同时，盛赞林李的吹箫之艺、书法成就、
诗词风格。

多才多艺的林李浪迹天涯，游历甚
广，近则扬泰苏宁，远则京洛，可惜的是林
李在京师“名动公卿间”的具体事迹没有
能留下寸缣尺楮。

林李品箫之艺声名远播，以至有人连
咏及林李箫声的佳句也情有独钟。乾隆
十七年（1752）进士胡德琳，雅好箫音，亦
喜印章。他曾经给治印名家黄易修书一
封，信中说有“近有人赠林鉄箫句云‘秋风
凉月一声箫’，仆甚爱之，欲镌一印，未知
肯为赐教否？”。胡德琳是袁枚大堂妹袁
杰的夫婿。不知道胡德琳所得的“秋风凉
月一声箫”这一诗句是否来自袁枚。

在诗中咏及林李弄箫的并不少，但是
听林李吹铁箫后专为赋诗的，目前见有赵
笺霞和吴锡麒二人。

赵笺霞，字书云，扬州人，泰州仲松岚
长子仲振奎之妻，仲松岚为林铁箫多年好
友。赵笺霞著有《辟尘轩诗钞》一卷，在
106首诗作中有《听林铁箫丈吹箫》一诗：

玉管瑶笙未足伦，龙纹剥落海风皴
会当铁脚歌秋水，唱醒梅花八月春。
清调徵角缓调宫，裂石穿云运八风。
三叠犯音鸾凤集，前身合是老仙翁。

《辟尘轩诗钞》书影

吴锡麒，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
次年来游如皋，一次与朋友在寒香馆的雅
集中，听到林李即席吹箫，赏心悦耳，即赋
《集寒香馆听林九标李吹铁箫》以赠：

一声飞怒铁，吹月出云端。
木叶满庭落，碧空如水寒。
龙吟清与戛，鹤骨瘦同盘。
吴市年年客，孤心铸出难。

斯人已去箫何在

袁枚《随园诗话 补遗》载：林“铁箫
……别去不十日，而病死于观音门僧寺
中。余为葬于瑶坊门外，题石碣云：‘清故
诗人林铁箫之墓’”瑶坊门位置在今南京栖
霞区仙林仙尧路与太龙路、尧化门街交汇
处附近。袁枚帮助营葬的亲友，大多葬于
瑶坊门外，如三妹袁机、陶姬、好友沈凤等。

清嘉庆《如皋县志》则载：林李“殁於
金陵。上元县丞张琨殡矣。”道光《上元县
志》“卷五 历官 县丞”载：“张琨，直隶磁
州监生，是年（乾隆六十年）二月任至嘉庆
三年休致去”，而张五典也在乾隆六十年
前后任上元知县，作为林李文友张五典的
属吏张琨与袁枚一起参与林李的殡葬亦
很有可能。

袁枚于嘉庆二年（1798）年底去世，林
李当在在此前辞世，即在张琨任上。也就
是说，林李卒年至迟为嘉庆二年。

熊琏在《澹仙诗话》中说，林李卒后，
“箫归其友湘浦运副，见藏箫阁记。”徐观
政，字宪南，号湘浦，如皋人。官浙江盐运
副使，工写意水墨。徐观政与林李友善，
林李卒后，徐湘浦从其子那里得到林李所
遗之箫，藏于阁中，不仅写了一篇《藏箫阁
记》，而且请人画了一幅以自己肖像和铁
箫为背景的《留箫图》，然后请好友、如皋
知县曹龙树（星湖）等题诗。曹龙树的《星
湖诗集 卷七》辑有《题徐湘浦留箫图二
首》之诗。在该诗的引言中说：“如皋林某
善吹箫，自制铁箫甚工。与湘浦友善。林
死，湘浦得箫于其子。写留箫图，作小照
索题”。其诗云：

吹箫人不留，空留箫在手。
側耳想凤音，低头思故人。
纸上不传声，毫端惟写意。
匪写箫之美，写生死交谊。

曹龙树《星湖诗集》书影
（未完待续） 康贻生 画小河


